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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史源远流长、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如果对此不甚了解、或者自

己的经验完全建立在西方文化教义、知识体系和象征手法的基础之上，这样

一个人如何能够对成勇这样的中国当代艺术家进行评鉴呢？这样的评鉴无非

是受限于个人认知的解读，同时，也受制于其对当代艺术表达无限可能性的

体悟；要知道，乍看之下，这种无限可能性往往显得千篇一律。但事实上，

千篇一律的只是二维平面状态，即绘画最基本的物理属性。而其内容、技

法、观念、形态、媒介和颜色等则完全都是充满个性化的表达。无论是作为

整体还是分离开来看待，这些元素都透露出艺术家自身的知识体系，他与传

统、与美学、与环境、与社会、与发展进程等等之间的关系，以及艺术家对

于身处的时间与空间的敏感性。

成勇向我约稿，让我为展览写篇文章，在我看来，这也是对其艺术表

达中一项重要哲学思考和表现形式的接受情况的一次考验。受到卢梭思想的

影响，“障碍”这个概念在成勇的艺术表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卢梭认

为，语言是横亘在我们与外部世界之间的障碍，妨碍我们直接经验世界。在

提出本文的主要观点之前——即对成勇的两个作品系列进行分析之前——我

首先想谈一谈对于“障碍”的解读。用成勇的话来说，障碍正是引发人类社

会大量误解的根源所在。对卢梭的观点有所了解

有助于观众更好地走进成勇的艺术世界——他绘

画作品的独到之处在于画面中色彩浓郁的点状图

案纵横交错——以专为视障人士设计的盲文形式

呈现。这些点状图案构成了另一种语言体系，一

方面，这让视障人群能够通过书写来进行交流、

构筑起通往人类普遍知识的桥梁；但另一方面，

正因为这是另一种语言体系——而根据之前的理

论——其也成为与外部世界沟通的障碍。在这个

层面上，我们可以称成勇的艺术表达具有高度的

包容性，让本来无法通过视觉与外界进行沟通的

特殊社会族群能够“阅读”他的作品。

然而，成勇关于“障碍”的艺术观念也可更

广义地理解为“他者性”（Otherness）。“他者

性”既非存在于别处、也非我们所害怕的、或者

我们想象中自己所不是的；“他者性”一样存在

于我们身上（存在于我们自认为已经非常了解的

自己的文化中）。对差异性的认同能够成为接纳

自己身上他者性的一种方式；同样，对共性的理

解也可以产生这样的共识：我们都生活在极端艰

难且险象环生的氛围中，这里充盈着强大的同盟

和深刻的敌意，能够通过种种残暴的技术手段贯

彻实践。

我们生活在一个真正全球化的观念社会。跨

文化观念交流比物理空间的肢体交流先行一步。

但是，如果真正想要去了解其他文化，我们还是

得通过身体力行的实践。同时，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也可以成为自己的文化在他者环境中的代言

人、甚至扮演起更为积极的角色——一个新的全

球化文化环境的共同创造人。

新技术不仅让我们的身体——即我们的物

理存在——能够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全球不同的地

方，而且也对如何理解全球化大熔炉环境中的文

化多元性产生深远的影响。

让我们把话题转回到成勇身上。当代绘画的

所有特征、以及其在形式、媒介和意义层面突破

传统框架的种种探索与尝试均可以在成勇的作品

中找到。由此可见，成勇对于绘画这一媒介的发

展及其当前形态具有相当的认识与把握。同时，

他也是一位典型的东方艺术家，他的画作散发着

浓郁的东方色彩、艺术风格也凸显了其对于书法

的精湛造诣。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图像膨胀的世界，大量的

图像通过各种不同的媒介和媒体技术出现在我们

身边。这些图像与日益数字化、虚拟化的全球趋

势一起，对处在转型期的绘画媒介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人们清楚地意识到

媒体和媒体图像对于艺术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可

以说，我们是通过媒体来接触世界的。相比直接

的个人体验，我们更多地是通过电影、电视、新

闻报道、广告宣传和网络等媒体来经验世界。这

一现象在当代绘画中也有所体现。二十世纪末，

对媒体图像泛滥所做出的反馈、或者对于新媒体

（也就是媒体图像发源地）特点的探索都会赋予

绘画作品有趣的意味；而如今，绘画当中出现媒

体化图像早已不足为奇。不同绘画架构的实验与

探索、多元色彩的层叠、多方位地展示图像如何

融于绘画，这些都成为当代绘画的典型特征。此

外，绘画也常致力于探索具象化媒体的各种新的

可能性。

在成勇2011年创作的两个新的绘画系列《无

语的怀念》和《枪支文化》中，可以看到上述所

有当代绘画特征。画作构建起各种被借用的媒体

化图像，由艺术家来对其进行加工、修饰、添加

和模糊处理。他对图像进行增删，用色彩或醒目

的留白对其进行填充；这一特点在《枪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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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中又演变为以透明取而代之。在具有高度个人风格艺术处理的作用下，

这些被借用的图像获得了一种截然不同、有时甚至极为抽象的意义。几个绘

画系列在形式处理和艺术手法上的相似性显示出画家艺术语言的稳定性和完

整性。然而，各个系列所表达的内容又是全然不同的。《无语的怀念》系列

依然延续了艺术家在中国传统中对于“障碍”的现代解读的探索，因此，这

一系列也更难以为那些对中国历史和现实不甚了解的观众所理解；而《枪支

文化》系列所涉及的话题则更具普适意义。那些电子媒体每天都在向我们传

播、或在史料中随处可见的各种战斗场面，被赋予独特的成勇风格，色彩精

确而规整，以盲文的形式轮番呈现在观众眼前。画面的空白部分特别有意

思，有别于通常的留白手法，艺术家以PVC（聚氯乙烯）薄膜在画面上制造

出透明的效果，勾勒出绘画的框架。我对于这种绘画手法的理解可以分为两

个着眼点：全球权利的分配以及必须借助暴力和武器来贯彻民主的可悲现

实。 除了PVC薄膜，艺术家没有运用其他任何基质，如此绘制的画面与透明

介质微妙而富于变化的特质形成了有趣的互动。而根据不同装置的需求，这

些绘画作品以不同的形态出现在美术馆空间的白墙之前，较之单纯的艺术空

间展示更多了一份独特的三维性。（原文斯拉夫语  英文翻译：Eva Skrjanec  中文翻译：邬

晨云  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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